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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吏目有十八寨，

寨寨都有十八家；

家家都有十八个，

个个出来背娃娃。”

年 月，我到罗吏 岁的三公用诗向目调查时，岩脚寨

我介绍了罗吏目往日的境况，由此也暗示了本地的历史变迁。

“罗吏目有十八寨，”是言其地域的广大。地域既然广大，地位

也自然较高。因此，提到这一点时语气是带有自豪色彩的，同时也

显出对现在其地域范围的缩小感到失望。但作为拥有或管辖着“十

八寨”的罗吏目，看来并不是最小的基层单位，而是带有行政意味

的地域社区“。寨”才是真正的基本空间，在其中，不同的“家”组合

在一起，构成紧密的共同体组织。而“寨寨都有十八家”，描述了这

种基层组织的规模大小。最后的两句“家家都有十八个，个个出来

背娃娃”，以夸张、泛指的语气概括了当时多人口大家庭的状况和

人丁兴旺的发展势头。

年时的罗吏目，其传统的地域含义已变得模糊不清了。

在最小的行政区划上，只剩一个仅辖三个村民组的“罗吏村”，其余

部分都分属别的行政村、乡了。并且，不仅所属村寨的数量及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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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减少，寨内的人家与规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仅就三公这代耳

闻目睹的经历而言，罗吏目可说是浓缩着黔中地区农耕民族以村

寨为核心的一部社区生活史。

第一节　　　　生存背景

今天，如果你说要去罗吏目，当地人一定会问你去哪个寨，就

像你说要去北京、贵阳，别人也会问你是去哪个区，哪条街，哪座

院、哪栋楼一样。

“罗吏目”这个称谓，早在清代的官方史志里就有记载了，后来

又经民国延用至今，其间时而称作“乐利乡”，时而称为“罗利村”，

所属范围时大时小，行政隶属也变换不一。

以罗吏村现今村驻地大寨来看，其大致位于东经 ，北纬

，贵州省省会贵阳的东北郊，距市区约 公里。因为传统习惯

中的罗吏目多以罗吏大寨为中心，本书的论述也顺其自然，把罗吏

目视为以大寨为基点，在历史中动态伸缩的弹性社区。

与罗吏目并列对应的社区单位，西有龙洞堡，东为永乐镇，再

往外围延伸，便分别是贵阳市和龙里县乃至云南及湘桂：

（滇） 龙洞贵阳 龙里堡 （永乐镇 湘、桂）

西，东

罗吏目位于中原通往云南的东西要道之间，因此自明代以来

便日益从以往自给自足、自生自灭的原住民状态纳入官方体系，处

于不断与外界交互影响的变迁之中。

从地理和环境科学的角度看，现今的贵州是全中国唯一没有

以平原支撑的山区省份。全省山地面积占 上，自古有“八山一

水一分田”和“地无三尺平”之称，岩溶（石山）地貌异常发达，称之

为“石山省”也不过份。由此而引伸，把世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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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称做“山地民族”，看来也是合符情理的事。

罗吏目的自然区划，属于地理学家们所称的“黔中山原苗岭山

地中段”范围内的“东部丘陵谷盆地带。”此地带的特征是海拔在

米之间，相对高差 米；多岩溶丘陵，阴河横

贯，田多不保水，旱地多于水田；土壤以黄壤为主，农作物以包谷、

水稻为代表；因气候温和，降水充沛和土质较肥，一般能旱涝保收，

是黔中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农耕社区。 。

罗吏目一带，现今主要居住着布依族、苗族和汉族。论相互间

的先后顺序，汉族是“客家”、布依族和苗族是“原住”。但追本溯源

并辅以个案调查，本地布依族和苗族也都是外地“移民”。对于一个

自古“偏荒”、人烟稀少的边远省份来说，这样的移民拓荒并先后覆

盖现象实属普遍和正常。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进入这里，也不管迁

移时各自保存着什么样的文化，长年累月的生存磨炼，使他们都在

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下，形成了大同小异的农耕形态和村落景观，

并结成了本区域内山地民族普遍具有同时又与其他社区略为不同

的地域共同体结构。通过审视这一结构，我们不但能见到中国文化

传统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互动相处）的黔中类型，并且还可剥

离出中原与贵州间，两地文化接触交融的历史层片。

从历史和全局的范围来看，迄今为止，与中原某些几近饱和的

地区不同，贵州一直是个开发、拓展中的省份。自明清以后，贵州的

人口无论是数量还是族别，都翻了若干番。荒地变耕地，旱田变水

田，乡村变城镇，民族聚居变民族杂居⋯⋯这一过程，至今未曾中

断，并且在黔中地区表现得最为明显，罗吏目正是这种表现的承载

者之一。

罗吏目现在的行政隶属，依次往上为永乐乡、乌当区、贵阳市。

①参见《贵阳市志地理志》，贵阳市志编纂委员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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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左右，清贵阳市的人口，在明代约为 时增至 余万（包括贵筑

万， 万年县及 ，府亲辖地）， 年 万。民年 族为

成份：明清以前“夷多汉少”“，苗仲十居六七”， 清代以后逐渐变

为“汉多夷少”。到了 年，全市已有 个民族，其中汉族占总

人口的 年有 个民族，汉族占 ，布依族占

，苗族占 剔除行政区划的变更出入等因素，贵阳一

地的人口增长及民族构成比例的变化是十分显著的。对于长期以

农为本的山地民族而言，人多地就减少，地少就得拓荒。而拓荒又

不但意味着耕地的增加，还意味着村寨的扩大、增加或展延。按布

依族三公的说法，罗吏目原本是罗姓布依先祖开辟创建，后来逐渐

增加了苗族的村寨，如芹菜田、杨柳井等，再后来又出现了汉族的

宋家院、江西坡⋯⋯与此同时，仅 年以后的近半个世纪里，贵

人阳市的人口密度也由每 人上升到平方公里 年的 ，

增加了三倍。

作为黔中地区，乃至贵州全省的缩影，罗吏目一带的社会变迁

史就是一部多民族空间开发和组织扩张的历史。让我们再回到自

然生态的角度来看。贵州在全国自然区划中属“东部季风区、中亚
， 在这一总体一致的区划热带、贵州高原区。， 范围内，黔中地区的

地表特征表现为以碳酸盐类岩石为主，土层浅薄，贮水力差，土壤

干燥。相应的植物特征是“岩生性”和“旱生性”。由于历代的人工

开发，符合本地生态平衡的原生性植被已逐渐被结构单一的“次生

性栽培植被”代替。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的人工行为取代了相对平

衡、相对稳定的自然生态。这种境况，至少从明代徐霞客《黔游日

①《贵州通志》。

人口与计划生育志》，贵州资料来源：《贵阳市志 人民出版社， 年；

贵阳年鉴 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③参见蔡运龙《贵州省地域结构与资源开发》海洋出版社， 年，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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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记载的年代起，就已日趋严重了。而他当时所记的花溪、青岩

一带“密箐回环”“、木树蒙密”“、密树森箐”景象，如今也几乎统统

变成了“皆童然无木”的光秃面貌，与当年便已蚀化的贵阳城区一

样。

其实，就整个贵州的地理状况而言，与长江中下游和珠江三角

洲这样的温带平原相比，并不适合大面积农耕开垦因而也难以承

受大规模人口迁移或增长。清人徐嘉炎在为清代山东籍流官，贵州

巡抚田雯 所著且志在“专为治黔者法”的《黔书》序言

里，十分明白地指出过“：黔地居五溪之外，于四海之内为荒服，其

称藩翰者未三百年。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

里而不得袤丈⋯⋯其土田物产，较他方之瘠薄者，尚不能及十之

二。”结论是“：夫以黔之地之人之不倚以守也如彼，其土田物产之

无可利赖也如此。”较之若干年后当代博士胡鞍钢在《“贵州现象”

的思考》一文中，通过东西部经济社会比较，得出“贵州是中国最突

见出的欠发达地区”式的结论， 地几乎一致，彼此不谋而合。那

么，既然如此贫瘠，从国家（中央政府）的角度看，为何又要不断投

入和开发呢？用田雯的话说，即“夫国家亦何事于黔哉？”对此，当年

的巡抚大人的解答是：“无黔，则粤蜀之臂可把，而滇楚之吭可扼，

国家数十年来，亦知荒落之壤无可供天府之藏，犹且日仰济于他

省，岁靡金钱而不惜者，圣天子怀柔之道如是也。”

这种军事第一、政治挂帅的“怀柔之道”，当代有学者称之为

“代偿性开发”，认为是不能狭碍计算经济学意义上“投入产出”比

①参见《贵阳市志 地理志》，贵 年，第九章：植被。州人民出版社，

期②胡鞍钢：《“贵州现象”的思考》、《中国贫困地区》 年第 。

清 田雯《黔书序》“，贵州古籍③ 黔亿 黔语》续黔书 贵州集粹”丛书，《黔书

人民出 页。版社，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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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着这样的“怀柔之道”，不但贵州自明例的特殊措施。 代起便从

边州、羁縻地升格为行省，而且黔中地区也因此而迅速变为移民汇

聚、人口猛增、交通发达和生态突变的新兴中心地带。如今的贵阳，

人口 ，林地余万，土地面积 万亩，耕地占

，城镇等用地 ，荒山草 ，水域 。也就地

是说，在整个 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未经人为改造的土地已

不到一半，林地（包括原生林和次生林）不及 。并且“，人多地

少，农业人口人均占地 亩，不到全 亩的一半；农业人国平均数

均耕地 亩，仅为 “难利用的土地全国平均数 亩的

多， 万余耕地后备资源少，坡度 度以下后备农用土地仅

亩。”尽管如此，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新一轮的开发，原有耕地还

公在逐年减少， 年“比上年减少 顷，其中：水田减少

公顷；旱地减少 这说明以贵阳为代表的黔中地区，公顷。 土

地开发也已接近于饱合。人满为患、生态失衡，历史步入了警钟奏

响的时期。

第二节　　　　大小罗吏

岩脚寨在罗 户人家，吏大寨东半公里， 年统计有

亩，旱地 亩，粮食产亩，其中水田口人，耕地面积 量

斤，蔬菜产量 斤 亩，果树 棵，；森林面积

人均收入 元。

岩脚寨的住户都是布依族，并且户主全部姓罗，属于同一民族

年，第六①参见杨庭硕著 西南与中原》，云南教育出版社， 章“开发西南”。

页“，市概况，自然资源，人口与民族。② 参 见 年《贵阳年鉴》，第 ”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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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河寨。不过新河寨只有九户人家，并且分离出去另辟新寨的时间

也不太长。现在的人们都还记忆犹新，不可能被认为罗吏目的源头

和起点。因此，比起其他已有异族杂姓混居一寨的“曼那（”大寨）、

“曼告（”小寨）等来“，曼打（”岩脚寨）的历史地位不容低估。

参照民国时期的乐利（罗吏）乡以及建国后罗吏大队等对罗吏

目的归属与限定，我们可以把罗吏目分别称为小罗吏、中罗吏和大

罗吏。小罗吏包括“曼打（”岩脚寨）“、曼那（”大寨）和“曼告（”小

寨），中罗吏在此三寨的基础上再包括苗族、布依族杂居的芹菜田、

汉族的宋家院及布依族的新河寨及上寨、柏杨坪寨（也即如今的罗

吏、柏杨两个行政村）。大罗吏则以清代隶属捕属里的“罗吏场”为

准，泛指东从永乐堡（今永乐镇）西至龙洞堡等地之间的村寨范围。

本书的主要叙述对象是小罗吏，但同时也以中罗吏和大罗吏为参

照背景。

岩脚寨、小寨、大寨的罗姓人家都是布依族，但有家谱相同和

不同两种情况。按几寨人分别介绍的说法，他们不是同一个罗，或

言之，是同一个罗中分出来的不同支系，内中有“常罗”“、王罗”等

之分。岩脚寨是同一个罗，但家谱并不完全一致，以“尚应起笔大文

王，云兰绍贤耀国光”排列的一支最大。可能的情况是，自罗吏兄弟

到此拓荒时起，数百年间曾出现过几次字辈方面的内部“分家”。这

种分家不但产生了罗姓布依人家的支系裂变，并且也促使了罗吏

村寨的空间展延。

参照本地村寨农耕人地关系的普

遍结构，倘若当初罗吏兄弟安家拓荒

的原点是如今“小罗吏”中的一个寨子

的话，其形式应当如下（：见图

岩脚寨与大寨、小寨平均都是七

图
八十户人家，三百余人。寨与寨之间距

离相当，彼此相隔不过半公里，只通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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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通公路。与外界的公路交往，是三寨北面从龙洞堡经罗吏目

至永乐乡的乡级公路。三座寨子的特点都是依山傍水，除了小寨方

向相反外，大寨与岩脚寨都是座北朝南，而且靠近公路。三寨之间

鸡犬之声相闻，彼此交往频繁。只 呐，一阵鞭要一寨有事，几声

炮，便会引来成群的亲友和相助者。对此，将在以后分析村落结构

的篇章里进一步论述。

经过裂变和扩展，如今的“小罗吏”已变成（：见图

图

罗吏目地名的另一种说法是，相传明时当地罗姓有人做吏目，

不管此说是否属实，至少该地因此得名。 透露出罗吏目早在明代

就已被开发这样的信息。另一条更早的史料出 地理志》。自《元史

其中记有“：新添葛蛮安抚司有罗月和长官（”重点为引者所加）。据

贵筑古地名》解释说“：贵筑捕属里有罗道光《贵阳府志 吏目，在

城南（应为东）二十里，即罗月和之讹也。”对此，后人考证曰“：元之

① 年，第 页。参见《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贵阳市乌当区地名志办编印，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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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月和长官司，当是今永乐乡罗吏。 果真这样，罗吏目的开发史

又推到了距今六百多年前的元代。

不过，有关罗吏目古代情况的最完整史料，还是要算道光《贵

阳府志》，其载曰：

“罗吏目，在城南（应为东）二十里。其东十里小箐，南五里龙洞

铺，西五里阿栗寨。所属东有柏杨坪、上寨、新河寨、宋家堰、岩脚

寨、大寨，南有芹菜田、官堰，西有跳蹬河、鱼梁河、旧街，北有底下

寨。居民共五百余户，有场、 酉日集；有水源自柏杨坪龙头上迳阿

栗寨，下流至高堰脚、后所、表养寨入南明河。”

此条史料记述了当时（清道光年间）罗吏目的位置、范围、人口

（户数）、河流以及农贸集市情况。由此可知如今罗吏目岩脚寨

岁布依族老人三公所说的“罗吏目有十八寨、寨寨都有十八家”，与

之是大体相符的（史料中共 寨，平均每寨约 户，规模比三公

所说的要稍大些，或许是漏记了一些寨名；也或许三公说的只是一

种泛称的概数）。此外，从史料所记的寨名来看，一百多年的时间

里，古今几乎完全一致：大寨、岩脚寨、上寨、新河寨、柏杨坪、芹菜

田、宋家堰都是今天的寨名，并且都在我所称谓的“中罗吏（”今罗

吏、柏杨二村）范围内，只是显然遗漏了“小寨”。与“旧街”对应的还

应有“小街”。二者当是民国年间“乐利（罗吏）乡所属的四寨之一

“街上”。史料中所称的水源“龙头上”，与今人所绘地图对流经

岩脚寨、本地叫做“挑水河”的小河名称相符。后者与前者的关系，

看来是一种“因史而名”⋯⋯总而言之，对于一向以口碑为史，多被

称为“巫觋文化”、较之中原“史官文化”而使往日历程显得模糊不

清的黔地山野来说，能够存留象上述罗吏目条目的史料记载，已是

十分难得的庆幸之事了。它使得我们今天的田野考察，有了逆向追

溯的线索和古今比照的依据，也使罗吏目的整体印象，显出几分更

重的历史份量和超越眼前的纵深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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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历史变迁

提到罗吏目的历史份量和纵深之感，不能不将其放置于多民

族以不同方式汇聚黔地这样的宏观背景。不若此，就不能真正理解

罗吏目的现状及其时代变迁，同时也难以把握贵州，乃至整个西

南，历史粗线条下的细部脉络。在此意义上，罗史目是一个社区个

案，一个应能以小见大，举一反三的个案。否则，仅乌当区就有上千

个村寨，难道都能够和用得着一一研究？如果要有所选择的话，何

不随意挑一个，为何单单就是罗吏目？原因正在于本书前言所说过

的，是力图以小见大，由大识小，把罗吏目当作一个黔中地区的村

寨类型来审视。

前面说过，罗吏目位于贵阳城东由湘入滇的军事要道上，西面

是龙洞堡，东面是永乐镇。再往外延伸，则分别是旧时的贵阳府和

龙里卫（即今日的贵阳市与龙里县）。

如果说罗吏目自元代以来就是一个本地的自称性地名的话，

其余周边几地则皆带有中原政治、屯兵和移民的色彩。如“

司” 屯” 堡”等。唐宋之前，黔中一地多属羁縻，即中央

统属，地方自治，居民多 日为古“西南夷”的后代“，耕田，有邑聚。

地理志》载“：黔州下都督府⋯⋯皆羁縻，唐书 寄治山谷。”这里的

“寄治”和“山谷”两个词语，十分简炼准确地概括了当时黔地的山

地民族状况。至元代时，北方大军入境，还称黔地为“蛮僚种落朵

处，叛服不常。（”《 为着牵制川滇，统领八番顺元宣慰司题名碑记

中国的需要，元在今贵阳南部置八番顺元都元帅府“顺元城”，号令

四方，兵镇诸夷，从此改变了贵州一地的政治文化格局。明袭元制，

以贵阳为中心，设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同时大举屯兵黔中，与周围

的原有土司形成“土流并治，军政分管”的二元局面。今日贵阳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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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曹司”等即为当年土司属地的地名遗迹。城北的乌当，则是

“武当长官司”的变体。明隆庆二年（ 改设于贵阳的“贵州布政

司”为“贵 年（州府”，万历 又升为“贵阳军民府”。清代实行

“改土归流”政策，大举革除地方“土目”的自治特权，显示出满清政

府 年（的异常强盛。康熙 改贵州卫、贵州前卫为贵筑县，与

贵阳府一道，并辖黔中四里六司，六百四十余个村寨。乾隆 年

，又将贵阳府的统领范围扩大至四周的贵筑县、贵定县、龙

里县、修文县、开州、定番州、广顺州及长寨厅。至此，以贵阳为政

治、军事核心，以贵州全省为辐射范围的黔中腹地宣告形成，并经

民国大致不变地延续至今。

罗吏目（以罗吏三寨为中心）西南约 公里的永乐镇，旧称“永

乐堡”。据传置于明永乐年间（民间传说永乐时，建文帝曾至此小

憩）。查明代在贵州设置的屯堡，据郭子章《黔记》载，贵州卫共有

，其中并无“永乐堡”之名。民间传说或许只是一种附会。不过贵

阳市内的古街道中亦有“永乐巷”“、永乐路”等（今还有新建的“永

乐商场”），看来还是与明之“永乐”有关。如今，永乐堡的地名保留

了下来，就在现在的永乐村和永乐乡驻地。当地百姓说，这里过去

名叫“竹林寨”“、钟上顶”，变作屯堡后才改为永乐。如今以“永乐

堡”命名的地方在行政级别上只是一个村寨。寨内有古城堡遗址和

旧城门。

在地理位置上，永乐堡的东面是龙里。龙里现在是县，过去是

“里”和“卫”。前者标志的是行政单位，后者则是军事要塞的象征。

永乐堡西面，经过罗吏目便是龙洞堡。龙洞堡因龙洞而得名（与此

相关的有龙洞河、龙洞铺、龙洞哨等）。

明代在贵州实行“土流并治、军政分管，”设置的主要是军事化

日起，贵阳市的统辖范围又增加了“修（文）、开（阳）、息（峰）”三月年

县，似乎再一次呼应了当年的“辐射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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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统领机构。以今贵阳为核心的“贵州卫”和“贵州前卫”，各辖左、

右、中、前、后五千个户所“。每个户所各辖十百户所，皆以百户所为

单位建立屯堡，驻军屯田。”并且“，卫所、宣慰司及府县又于要害处

设立哨所，以作防卫。清代的溏汛为驻兵地点。” 可见，明清两代，

进驻黔地的统治者因征战需要，实际上把贵州变成了类似于军事

基地的统辖地带，屯堡哨所一则威镇周边（滇、川、桂），一则防范制

约土夷（安、宋、田、杨等几大土司）同时把本地居民与中原移民

（军屯、民屯、商屯）一道合编入户，层层隶属，军政兼理。

相比之下，名为龙洞的地带更为重要，其为以贵阳为中心的贵

州七大军 递铺，事要道之首，故自明起，便先后在这里设置了

屯堡 塘讯。集交通、通讯、军事、政治、经济为一体，并）哨卫和，

对原有的四方村寨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

首先，依据明代卫所、屯兵的惯例，有卫所之处必有屯田以自

给“。就在卫所所在有闲空之地分军以立屯堡、俾其且耕且战。”若

空闲之处不足，则“侵占民田，骚扰百姓”乃至激起本地民众“聚众
，作乱，攻打卫所、袭击官军。 不论是战是和，屯兵设卫的结果是

形成了“土司与卫所相搀，军伍并苗僚杂处”的局面。

对于罗吏目本地人家来说，东西近郊的永乐、龙洞二堡及外围

贵阳、龙里的一府一卫设置，无疑极大影响和改变了传统的人生。

首先，军事将领们没把罗吏目选择为设置屯堡卫哨的地方，算是罗

吏目的一种庆幸。不然它就很可能像永乐堡的前身“竹林寨”“、钟

山顶”一样，旧去新来，被外来屯兵移民的侵扰变得面目全非了。如

①参见史继忠等：《贵 建置志》，第 页。阳志

②明代统治者普遍认为“欲取云南，必重贵州”，平定云南后，朱元璋谕傅友德等：

至如霭翠（贵州宣慰使）辈不尽服，虽有云南，亦难“此得报，知云南已克。 守也。”

参见侯绍庄等《贵州古代民③ 年，第族关系史》，贵州民族出版社，

页。



第 16 页

今的永 多人。“土乐堡为村乡所在地，居住着汉族 余户，

司与卫所相搀，军伍并苗僚杂处”的结果是土司与苗僚都被排挤到

更为边远的地带去了。此外，大量卫所屯兵进入，尽选“有空闲之地

分军以立屯堡”并“且耕且战”，使得原先还有广大空地荒山的罗吏

目一带日益变得拥挤起来，在苗、仲（布依族）居住的四周开始出现

了“马家庄”“、苏家寨”及“江西村”“，宋家堰”这类的汉族移民村

寨。原先自称为“曼打”“、曼那”“、曼告”及“望（曼）打莫”这样的土

著寨子，也被换上 载入官家统计史册的汉语名称：岩脚寨、大寨、

小寨和新河寨，尽管与此同时，仍有部分老寨仍保留了自己的旧

名，如“卜忙寨”“、卜阴寨 在城郊西北西隅里和北面谷下里）。只

是以此以后，罗吏目的名称由于统计文字上的疏忽与随意，忽儿

“乐利”、忽而“罗利”，也变得含混起来，久而久之，让人淡忘了它最

早的含义。 再次，多民族分寨而居或同寨杂居局面的形成，不但

奠定了今后不同民族相互交往的基础，并且也使寨与寨之间的距

离缩短，缓冲拓展的余地减低。早些象民间口传中罗吏兄弟二人可

随意由异乡迁往本地、拓荒定居的举动已越来越成为不易之事。也

就是说，倘若在传说中的罗吏兄弟时代，黔中一带的农耕文化还因

空地广阔而可以带有赶山吃饭，放火烧荒的“游耕”性质的话，明清

以后，随着大量屯兵移民的涌入，加上百户、千户卫所屯堡的管制，

本地农耕已变得日趋固定下来，开始向更为普遍的定耕（定居）和

半径缩小的精耕细作转化。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正是罗吏目自

“尚”字辈先祖之后直至三公后代重孙，几百年内始终坚守本土，而

①　　通常情况下，布依族尚无文字记载自己的语言。岩脚寨的布依本名，用汉字写

为“曼打”，其实只有音译“，曼”是“寨”“、打”为“河”，合在一起，是“河边寨”之意“。罗吏

目”三字，若也是以汉字记音、而非音译的话，其原义今已难考。三公所谓罗吏目是“罗

吏兄弟二人拓荒一带”的解释，只是一家之说。相反“，曼打莫”意译出来，正好是“新河

寨”之意，如今称为“新河寨”，倒是保留了对本地老名的一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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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发生“罗吏兄弟”式的远地举迁现象的主要原因。而且，从史料统

计来看，自清代贵阳府设置并统辖包括罗吏目在内的四周乡村以

来，数百年时间内，罗吏目（中罗吏）除了外迁入境的“宋家堰”等

外，几乎并未增添新的寨子，而尽管这段时间其内部（包括岩脚寨、

大寨和小寨）的家庭户数与人口都翻了几番 以三公所说的“寨

寨都有十八家”作比较： 年，岩脚 户，寨为 人；大寨

户， 人户， 人；小寨 。

可见，以罗吏目为例，明清以后黔中地区的社会发展开始由

“外延扩张”式向“内函改变”式转变。一方面，荒地不断开垦，空地

越来越少；另一方面，随着人口不断在原地增加，人均占有耕地的

面积又日益减少，人地关系之间的负面压力迫使农民产生出改变

和发展农耕手段的需求。好在屯兵移民随身引进了中原先进技术，

水利灌溉、良种培育等措施缓解了正在激化的矛盾。而在人多地

少，土质贫瘠的其他地区则不可避免地时常爆发村民骚乱，攻击官

兵。当然，这时，官家设置的亦耕亦战的卫哨屯堡就会大大发挥作

用了。

由于村寨难以新增，原来的老寨就开始内部膨胀。百户、上百

户的大寨越来越多。寨子内部的家族结构及邻里关系等也随之发

生新的变化。这种变化还逐渐影响到寨内的民居及公用建筑乃至

习俗文化。关于这方面，将在以后篇章论述，此不展开。

年，罗吏目所属的乌当区实行撤社建乡的体制改革后，

岩脚寨在隶属上归为乌当区永乐乡柏杨村。与此同时，大寨、小寨

归属罗吏村。原有的“小罗吏”分为二个部分。在新设行政村的建

制下，岩脚寨作为相对独立的自然村被定为“岩脚村民组”。到

年，寨内户 人（ 年的 户统数已增 计是至 ，人口

人）。尽管十余人家， 年里，新房不断修建，古老村寨再也承受

不了新户和人口的压力，终于有一部分人向外发展，把新房修建在

寨外东北方向约二公里远的“永龙公路”边上。先是一家两家，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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